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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成为赛艇比赛的解说员。此后，我

也一直在为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是向大众

传递专业而有力量的解说，让观众能“看

进去”，让选手能“走出来”。

我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从事体育节

目主持、体育赛事解说的工作。清华的体

育精神贯穿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它

给予我对于体育的喜爱，带给我亲身的训

练经历、融入的锻炼体验，推动我养成观

看体育赛事、关注国家体育发展的习惯。

我在清华所经历的和在赛艇队所经历的一

切过往，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的人生之

路。清华赛艇永远是镌刻在我记忆深处最

美的回忆。

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回园子里看看了。

经常翻朋友圈里大家分享的照片，凡是和

清华相关的我基本都会点赞，似乎每一帧

都能勾起美好的回忆，让我回想起园子那

个充满希望、充满可能的地方。

当时只道是寻常

作为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为什么选

择了清华？还选择了文科？清华有文科

吗？这是至少在那些年，我经常被问到的

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有些天真，但我当

初选择清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我想参

加清华的百年校庆。保送生考试前，清华

的学长学姐们曾经回到郑州外国语，参加

我之后参加过许多次的“情系母校”活

动。当讲到清华，讲到园子里的生活，讲到

“八天七夜”那场特殊的集体活动，他们言

语中的激动让我至今都还记得，也就是当

时让我产生了那个朴素而又坚定的想法。

后来的2010级，没有八天七夜的惊心

动魄，却有团体操，有校长峰会，有新清

华学堂，有百年校庆联欢晚会，有足够多

从清华到远方
○杨元辰（2010 级外文）

属于我们这一届的共同记忆。我还有幸作

为学生代表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

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那是我第

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壮

阔的《江山如此多娇》，满天星斗的万人

大礼堂，还有那枚耀眼夺目的紫色校徽，

这一切对于一名大一新生来讲是何等的震

撼，那是我上清华之前不敢做的梦。

百年校庆期间落成开放的校史馆，是

我在园子里最喜欢的地方。清晰地记得校

史馆中长长的一排由杰出校友头像组成的

杨元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清华大学建

校 100 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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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廊。何其有幸，我们和他们曾在不同的

时空踏过同一方土地，听过同一首校歌，

走过同一片荷塘，虽然相隔近百年，但其

精神和风骨却令人心驰神往。如此之近的

榜样既是不可企及的高度，也是自我奋斗

的力量，让我们努力寻找自己的轨迹，从

清华奔向远方。

众里寻他千百度

我一直梦想去国际组织工作，我希望

能够在那里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有价值的

研究。

然而，这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

我最想去的机构——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

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当时

每年仅招1~2名中国人，并且是清一色的

欧美高校培养的博士。

IMF的选拔主要考察候选人是否具有

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潜力，既要能够对成

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又要能够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政策建议。这就

要求候选人不仅需要像所有博士那样在各

自领域的学术前沿有所突破，完成原创性

的研究，同时需要具有理论结合实践的能

力，思考研究背后的政策意义。在最重要

的面试环节，我被问到的问题涉及发达国

家负利率、石油出口国的汇率选择等诸多

时事热点，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面

试官希望听到的是候选人自己对经济的见

解和对世界的认识。

当与来自世界顶级高校的经济学、金

融学毕业生竞争，我丝毫没有感到技不如

人，反倒是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结合，

让我在数千名申请IMF经济学家岗位的经

济学、金融学博士中脱颖而出，成为多年

来金融类国际组织极少数从中国大陆院

校直接招募的博士毕业生。是清华给了我

底气，去参与国际竞争，去走向更大的舞

台，拥抱更广阔的世界。

绝知此事要躬行

然而，求职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虽然到国际组织工作是我很早以来的

想法，可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仅仅停留在想

法而已，真正的转折点发生于一次在学院

有幸聆听了朱民老师的演讲后。作为在国

际性机构中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人之一，

朱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他作为金融外交家的

职业生涯。提问环节中我表达了自己希望

能够去国际组织就职的强烈意愿，他听后

鼓励道：“有想法很好，关键是去做。”

短短的回答却点醒了我，没有付诸实践的

想法不过空谈而已。当天回来，我就详细

翻阅了IMF的人才需求，开始了为此一步

步的努力。

尤记得在五道口金融学院读博士三年

级时，身边的同学纷纷在筹划工作实习甚

至提前毕业。在朋辈压力下，我向导师田

轩表达了自己希望尽快毕业的想法，田老

师听后给我讲了他自己求学的故事：从北

大毕业后，他首先在美国读完经济学硕士

才开始攻读金融学博士。“我们在盖的是

一幢参天大楼。”田老师说道，“参天大

楼需要扎实的地基，不在于一朝一夕。”

可以说，我能够在漫长的求学和求职过程

中始终充满信心，离不开所遇到的良师和

他们坚定的支持。

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清华的本科四年，我曾经出国交

换、实习；我曾经参与主办国际学术会

议，并作主旨发言；我曾作为学生代表参



清华校友通讯30

值年园地

与英 01 同学毕业合影，右 2为作者杨元辰

加世界和平论坛，接待来访的各国国家元

首。也许在那时，就为我如今的工作埋下

了种子。

时至今日，我已经去过世界上超过50

个国家。还记得第一次出国交换，到了国

外就丢了行李，这对当时的我而言简直是

世界末日。如今的我，由于工作原因，每

年都会有两三个月在外国出差，什么样动

乱的国家都经历了——有今天还在项目谈

判明天就军事政变的，有临出发前两周瘟

疫爆发的——也就渐渐培养出了“临危不

惧”的气质。

2013年做交换生时，寄宿家庭问我

的、让我迄今难忘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

没有麦当劳？那个时候，距离1987年第一

个快餐店登陆中国已经有26个年头。

而当我2018年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再一次出国，哈佛导师问我的问题变成

了：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经济可以

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增长了这么多年？

之后，当我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开始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角研究中

国，我国的一举一动，一个政策的出台，

乃至一条数据的发布都会吸引全球经济学

家、投资人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目光，都会

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冲击。我国

对世界的影响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欲买桂花同载酒

距离本科毕业一晃已经十年。还记得

本科刚毕业的前两年，虽然保研到了一个

十字路口之隔的五道口金融学院，但由于

我当了辅导员，还能经常回园子里逛逛，

吃吃紫荆桃李熟悉的饭菜，仿佛那里的一

切还属于自己。

博士快毕业的两年，我卸任了辅导

员，加之忙论文忙找工作，已经没有了必

须回园子的理由。直到一天，我再偶然坐

在六教的教室里，看着不知道几零后的学

生满脸稚嫩的目光，突然发现那里已经渐

渐不属于自己了。

再后来，毕业后到美国工作，先是疫

情，然后停航，加上放假时间对不上，很

多次特别想回去但也都最终打消了念头，

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可以随心

所欲的年龄。二十岁的青春是美好的，但

三十岁的我们也不差。岁月

是带走了我们的青涩、冲动

和朝气，但也带来了淡定、

从容和阅历。

现在的我，相信已经有

足够的经历去回答以上的问

题——为什么选择了清华，

选择了清华文科：是清华用

其特有的理工氛围和人文精

神教会我，去做严谨而有温

度的研究，去做谦逊而有态

度的学者，心有情怀而脚踏

实地。


